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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

本文在唯一的结构性输入——三比特结构 Z₂³——下，给出物质谱的织法结构。一个基本单元（记作

a_P）携带三个比特，给出三个互不相同的读数：比特和给出荷，Q =（比特和）/3 ∈ {0, 1/3, 2/3, 1}；

比特位置给出色，∧¹C³ 的三个基就是红、绿、蓝三种色——单比特，只有三种，不存在“双色”；比特

之间的交换给出弱作用（置换群 S₃）。荷谱为 1×(0) + 3×(1/3) + 3×(2/3) + 1×1。一代带电费米子（含

反粒子）共 14 个：6 个夸克 + 6 个反夸克 + 电子 + 正电子。每个夸克在环上通过一条边表达，被胶子束

缚形成一个质子（6元环）。自旋与统计（自旋 1/2 与自旋 1）是观测输入，本文不作为推导对象。氢分子

H₂ 由两个色单态质子环和电子共价键拼成，净荷 0。本文是对此前版本的彻底重写：前几个版本存在严

重错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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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引言

织法公式 [1] 把“织法”定义为一个携带群荷的三价网络 W = (V, E, T)，并在唯一的结构性输入 G =

Z₂³ 下给出网络的量子态 |Ψ[W]⟩。规范力的织法起源 [2] 从同一输入导出三个规范力的结构（群、色

数、胶子数与禁闭）。

本文承接该结果，把结构链走到物质：一个基本单元读出什么、谁在谱上、带什么荷与色、夸克与

胶子如何在环上共存、两个核子与两个电子如何拼成第一个分子。上游的导出不在此重复。本文是对此

前版本的彻底重写：前几个版本存在严重错误。

2 一个基本单元与它的三个读数

织法网络的基本单元记作 a_P，携带 ℓ = 3 个比特（G = Z₂³，共 8 态）。三个比特给出三个互不相同

的读数：

（1）比特和 w = Σ_i b_i ∈ {0, 1, 2, 3} 给出荷

Q = w / ℓ = w / 3 ∈ {0, 1/3, 2/3, 1} (2.1)

（2）比特位置给出色（§3）。

（3）比特之间的交换给出弱作用（§5）。



荷谱与外代数的分层一一对应：∧C³ = ∧⁰ ⊕ ∧¹ ⊕ ∧² ⊕ ∧³（维数 1 + 3 + 3 + 1 = 8）。按符号规

则 [4]，四个通道给出四种荷角色：

∧⁰ → 0（中性）

∧¹ → −1/3（d 型）

∧² → +2/3（u 型）

∧³ → −1（电子型） (2.2)

反粒子取共轭（+1/3、−2/3、+1）。

3 色：单比特的三色

色的载体是 ∧¹C³，其维数为 a_P 的比特数 ℓ = 3，故色数

N_c = ℓ = 3 (3.1)

色只由单比特表达。∧¹C³ 的三个基 001、010、100（三个比特位置各亮一个）是红、绿、蓝三种色

（不固定对应关系）：

色 = 单比特：001、010、100（红、绿、蓝） (3.2)

只有三种色，不存在“双色”。

规范群为 SU(ℓ) = SU(3)，胶子数为

N_c² − 1 = ℓ² − 1 = 8 (3.3)

（其两条独立来源见 [2] §5。）

4 物质内容：一代 = 14

按荷通道（2.2）逐层清点：∧¹ 的三个（d 型，Q = −1/3）、∧² 的三个（u 型，Q = +2/3）、∧³ 的一

个（电子型，Q = −1）、∧⁰ 的一个（中性，Q = 0）。一个基本粒子通过一条边表达：夸克占 ∧¹/∧²，电

子占 ∧³。带电者共 3 + 3 + 1 = 7 个；加上反粒子（共轭荷），一代带电费米子为

3×2 + 3×2 + 1×2 = 6 + 6 + 2 = 14 (4.1)

即 6 个夸克 + 6 个反夸克 + 电子 + 正电子（观测到的这一代粒子谱见 [3]）。

自旋与统计是观测输入。 自旋 1/2（费米子）与自旋 1（玻色子）的机制在现有理论中并无来源（标

准模型里自旋是洛伦兹群表示的输入，统计性由自旋–统计定理给出，但“为什么是这个表示”没有机

制）。本文不推导统计性——谱上的物质对象按观测取为费米子。



中性通道（∧⁰，Q = 0）单独一个。若观测上的中微子确为中性费米子，则它对应这一通道——它与

带电费米子不同源（不带荷），这属于结构解释，而非谱内的位置安排。

5 三个读数给出三种力（引 [2]）

同一条 a_P 的三个读数，恰好给出三个规范力：

力 读数 结构 玻色子

U(1) 比特和（荷） 相位场（荷的共轭） 光子 ×1

SU(2) 比特交换 置换群 S₃ → 双覆盖 2D₃ ⊂ SU(2) W¹W²W³ ×3

SU(3) 比特位置（色） ∧C³ 的自同态（u(ℓ) ⊕ su(ℓ)） 胶子 ×8

U(1)：荷 Q 的相位自由度；长波极限即麦克斯韦方程（[2] §3）。

SU(2)：比特位置的置换群 S₃，自然表示 3 = 2 ⊕ 1（二维分量即弱双重态）；破缺 S₃ → S₂ 给出质量

矩阵 diag(0, m², m²)（[2] §4）。

SU(3)：色（∧¹C³）；胶子数 ℓ²−1 = 8（§3）。

禁闭由单比特翻转分解定理给出：电荷分离的构型无法分解为自由的弦端——夸克不能单独取出

（[2] §5.5）。

6 夸克与胶子

一个夸克通过一条边表达（其比特和给荷），夸克的色通过胶子占据的边表达。

原子核（质子）在金刚石网里落成一个闭合的六元环，环长 L = 2b_P = 6 个 a_P [5]：三条边是夸克

（u、u、d），其余三条边由胶子占据；六条边按 夸克、胶子、夸克、胶子、夸克、胶子 交替，每个顶

点都是“夸克键–胶子键”相接。三条夸克的荷为 +2/3、+2/3、−1/3，环荷 = +1；三色各一，环为色单

态——即质子。

7 氢分子 H₂

H₂ 由两个质子环与两个电子拼成（图 1）：两个环互不共享 a_P（也不共享节点），各自闭合。电子

= 一条边（∧³ = 111 态：Q = −1，色单态，故不带色）；两个电子各占一条边，两条电子边从两个质子环

的节点引出、彼此相接，把两个独立的环连成共价键——不是两环共用一条边。H₂ 的总荷为 2(+1) +

2(−1) = 0。



图 1　氢分子 H₂ 的织法拼装：两个色单态的质子环（红、蓝）各有六条边，三条属夸克、三条由胶子占据；两个电子各占一条
边，两条电子边把两个环连成共价键。全图净荷 0。

作为织法图像的一个可能推论：电子在原子核外的位置并不固定——它不是定域的个体，而是织法

网络上一条被占据的边（一种激发，§4）。原子内部同样存在真空状态：被占据的边只是少数，网络其

余部分仍处于真空。原子对电子的束缚由引力（共用度规）通道给出，它把电子的激发约束在核附近，

使之成为一个持续的束缚模式。织法公式的推论 5（[1] §5.9）表明，在荷守恒约束下，任一单元荷的改

变必然引起同一节点上其余边荷的同步改变，因此穿过该约束的任一切割两侧必然纠缠；受此约束的自

由量子涨落因而把电子的激发与网络的其余部分关联起来，使它不断被熄灭、又在别处重新点亮。于是

我们观测到的并不是同一个电子个体，而是同一个激发模式在时间上的连续性——“同一个电子”应读

作承载同一荷的连续模式；电子的全同性（不可区分）正是“电子是模式而非个体”的直接结果。

8 数值验证

全部结论由穷举复算验证（相关数值可通过按文中描述设计计算机模拟实验复现）：

1. 一个 a_P = 3 比特 = 8 态；荷谱按 ∧ 分层为 1 + 3 + 3 + 1。

2. 色 = 单比特三色（001、010、100）；双比特不是色。

3. 一代带电费米子 = 3×2 + 3×2 + 1×2 = 14。



4. 质子环实读：三条夸克边 = u、u、d（荷 +2/3、+2/3、−1/3）；夸克的色通过胶子占据的边表达；环

荷 +1；色单态。

5. 环上每个顶点都是“夸克键–胶子键”相接（六条边交替，无同类别相接）。

6. 改一条键的色 ⇒ 荷守恒被破（两个顶点各落一个荷）；只有对所有键施加同一置换（全局色旋转）才

保守恒。

9 边界与结论

边界（明确列为开放或输入）：

1. 自旋与统计是观测输入：本文不推自旋 1/2 与自旋 1 的机制——现有理论亦无来源。

2. 代结构：本文给出一代（14）；多代与代间结构不在本文范围。

3. 弦的动力学：比特位置作为色读数、弦附着作为荷来源，本文只用到其结构层面；附着、传播与凝聚

的动力学不在本文范围。

结论： 三比特结构 Z₂³ 的一个基本单元，同时读出荷（比特和）、色（比特位置，单比特三色）与弱

作用（比特交换）；一代带电费米子为 14；夸克与胶子各占质子环上一条边，质子 = 6 边环，两环加两个

电子桥拼成 H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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